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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少年抒怀，“我的文学开裆裤”阶段

汪 胜：您今年 90 多岁了，我们真切感受
到，您始终沉浸在儿童文学的美丽世界里，一辈
子都在为孩子耕耘文字。您爱把儿童文学说成

“初阳文学”，认为儿童文学在字里行间闪烁着
晶莹晨露，传递人类的良善祝福。请问，您最早
发表的作品是什么？

韦 苇：我小时候是在农家高脚油灯下听
祖母讲《三字经》和民间故事长大的。到了读书
的年纪，我先到村上的蒙馆上初小，之后到隔壁
大村上高小。我的语文成绩，尤其是作文，常被
老师认可。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我幼小
就辅助终年耕田犁地的父亲，放学回家需放牧
家里的耕牛。读初中以后，星期天也一直放牛、
割草。1951年暑假里，我干活回来，突然没来
由地觉得可以给省上的《农民大众》报纸写几句
什么，于是，我就把自己在放牛割草中所获得的
经验形象地概括成两句：

锄头生锈不入泥，
耕牛不壮难犁地。
我顺着这两句编写下去，完成了一首农人

劳作的歌谣。不久后，就在《农民大众》报纸发
表了。当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寄到我手中
时，我激动万分。有了第一次发表歌谣的经历，
我就继续写继续投，又再发表。一来二去，我明
白了写稿和发表原来是这么回事。不到一年，
我成了《农民大众》的通讯员，杭州每隔旬日就
寄来通讯员学习资料，后来又寄来通讯员内部
辅导刊物。这段经历可以看作是我走上文学创
作之路的起点。我把它们称作“我的文学开裆
裤”阶段。

汪 胜：您后来沉迷诗歌，以诗歌为起点踏
入文学领域。回望青春岁月，有没有什么经历
让您至今印象深刻？而诗歌创作的积淀，又对
您后来投身儿童文学研究事业产生了怎样的深
远影响？

韦 苇：1951年秋，我初中毕业考进了东
阳中学高中班学习，初中发表作品的经历鼓舞
着我开始文学创作练习。我把自己写好的作品
寄给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各地的报刊投稿，
还试图撰编故事集出版。发表的文章多了，我
开始给《浙江文艺》寄诗歌稿子，起初用真名，后
来用笔名。没想到都顺利地发表了出来。
1954年初，我因为积极写稿而获得了浙江文联
的一次奖励，这让我信心大增。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专攻
俄罗斯语言文学翻译，兼学英语，选修汉语修辞
学，并自学中文系文学部分的内容。大学期间，
我始终沉迷于文学的世界并大量阅读了中外文
学经典，尤其对诗歌着迷。1955年，我参加了
大学诗歌创作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创作的诗
歌还在《文艺月报》(即《收获》前身）发表。同
年，我被吸收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和共青团创办
的“上海青年创作组”成员，参加其中诗歌组的
相关活动。

1956年秋，我作为上海青年文学创作组成
员，和后来专为儿童写诗的樊发稼一道，参加鲁
迅灵柩由万国公墓迁入虹口公园的隆重迁葬仪
式。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教育
学院任外语翻译教员。其间，我开始在《诗刊》
《作家》《世界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诗作和
译文。1961年，我创作的一首儿歌还被收作全
国通用教材小学语文课文。这些都为我未来投
身儿童文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潜心研究，倾力编撰世界儿童
文学史

汪 胜：您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开
拓者之一。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是

什么样的契机和机缘，让您走上儿童文学研究
之路并为之奋斗终生？

韦 苇：这离不开蒋风先生的引领。20世
纪70年代末，蒋风在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
大学前身）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室，
并面向全国选调人才。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
学俄语专业，当时在云南教育学院工作。我虽
然没有专门从事过儿童文学研究，仅1965年在
《少年文艺》上发过小说，但蒋风先生信任我，看
重我在写作方面初有所成，认为研究室亟需开
展包括外国儿童文学在内的诸项研究，我是合
适的人选。于是，在蒋风先生的积极努力下，我
于1980年8月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从此走上了
儿童文学研究之路。

汪 胜：长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工作
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我们不能
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世界儿童文学
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您的《世界儿童
文学史》从理论上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儿童文
学之窗。在那之后，中国儿童文学也有了较完
整的国际参照，有了借鉴和发展的方向。您是
如何完成《世界儿童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有
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韦 苇：1982年，浙江师范学院举办第一
期全国幼儿师范、普通师范儿童文学教师进修
班，蒋风先生安排我给进修班开设外国儿童文
学课。当时，外国儿童文学课国内尚无先例，为
了给学员们开好外国儿童文学课，我硬着头皮
临时砌灶、临时烧火、临时找米下锅，终于白手
起家。为了减少史著的盲目性，我只能从参阅
各儿童文学大国的《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条
目开始，按图索骥，逐渐一步步拓展，把世界儿
童文学史的框架搭起来。事实证明，这样着手
搭建世界儿童文学史框架，其路径是正确的、牢
靠的、稳妥的。后来，我又马不停蹄地用近一年
时间准备了厚厚四册讲义。每天除了吃饭睡
觉，都在备课写讲义。这四摞外国儿童文学讲
义被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于1986年初出
版，并被儿童文学理论家陈伯吹誉为“拔山、举
鼎”，“一木支大厦”。现在看来，陈老的评价可
能过誉，但的确也说明那时候这样的研究成果
还是较为稀缺的。

汪 胜：您始终维持着“太阳伴我，青灯伴
我”的读书、写作状态，不断修订完善《世界儿童
文学史》，前后出了6个版本。您是出于什么考
虑，才不断地修订和完善这部书呢？

韦 苇：所谓“太阳伴我，青灯伴我”，其实
就是我为自己写作、著编、翻译生涯所作的写
照。从我调到浙江师范学院教授世界儿童文学
课程开始，我始终以虔诚的心态敬畏儿童文
学，矢志不渝。我之幸，在于一步弯路也没有
走，一开始就接触到最地道的、全世界早已公
认的优秀的儿童文学。这类文学的幽默品格、
娱乐性质和情感的纯粹都对我产生了强大的
吸引力和诱惑力。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责任
不断修订完善《世界儿童文学史》，为年轻人读
懂世界儿童文学打个好底子。

世界儿童文学发展源远流长，名篇佳构繁
星灿烂。我有翻译的优势，主编过《世界经典童
话全集》，在选评、编著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过
程中，对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最具生命力的、历
久弥新的珍品，都做了相应的史述、品评。这些
经历有利于改变我们“缺乏世界眼光”“迷失了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之路”的迷惘状态，打开
窥见世界之窗，通达世界之路，具有“多方面的
意义”。我想，这是我坚持不断修订完善《世界
儿童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汪 胜：从 1986 年至今 40 年，您如何评价
这 40 年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特点、趋势，以及
世界儿童文学视域里的中国儿童文学形象？

韦 苇：我一直强调，开放的中国受惠于儿
童文学的国际共享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
我就曾在世界儿童文学大会上发表过题为《开
放的中国受惠于儿童文学的国际共享性》的主
题发言。所谓儿童文学的国际共享性，也就是
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共享性。儿童文学比成人
文学更容易突破政治制度的界限和宗教信仰
的樊篱，顺利地、迅速地、广泛地赢得其他国家
民族的读者。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儿童文学总
是最容易横向流传，最容易互相拥有。儿童文
学所具有的这种国际共享性和全人类共享性，
正是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幸运和荣耀所在。

纵观这几十年的发展，多元融合、文明互
鉴正是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鲜明趋势，不同国
家、民族的互相交流碰撞，题材表达愈发丰
富。中国儿童文学不再只是外来作品的接纳
者，正以独有的东方叙事走向国际舞台。我们
既要虚心借鉴域外经验，更要守住自身民族根
脉，向世界讲好中国孩童的故事。我长期致力
于世界儿童文学史研究，尤其对世界童话的研
究最多，先后出版过《外国童话史》《西方儿童文
学史》《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世界童话史》等，
也正是希望搭建中外对话的桥梁，让中外儿童
文学双向奔赴、彼此照亮。

放眼世界，紧跟世界童诗潮流

汪 胜：您是儿童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但

相对于学者，您更在意自己的诗人身份。您常
说：“最让我醉心的是诗，诗可以滋养我的精
神。”您早期写新诗，后来沉醉于童诗的世界，始
终秉持儿童文学国际共享的理念，努力与世界
童诗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为此，您做了哪些
努力？

韦 苇：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翻译将具有世
界性典范意义的童诗引入国内。当然，我自己
也写童诗。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
潮涌动，国内读者对世界童诗的渴望愈发强
烈。为了给理论著作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诗例，
同时也为了打开世界童诗的大门，拓宽中国儿
童的视野，我开始从国外儿童文学书刊中挑选
翻译童诗。

我始终认为，凡是盛传不衰、广为流布的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都具有历史的共享性和
国际的共享性。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
力，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最容易实现跨
地域、跨文化的传播。这种跨越国界和种族
的共享性，不仅是儿童文学的独特魅力，更
是创作者们的幸运与荣耀。我将更多的世界
优秀童诗引入中国，就是要让世界童诗的百花
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绽放出更加绚
烂的光彩。

汪 胜：您在翻译世界童诗的同时，也创作
了不少童诗。您的童诗作品，也为儿童文学研
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学者朱自强为您的童诗集
作序时谈到，“韦苇先生的童诗创作，与他在外
国儿童文学方面的深厚学养有着血脉联系。他
的童诗创作，是在汇入世界童诗潮流”。我深以
为然。请您讲讲自己创作
童诗的故事。

韦 苇：从事儿童文学
研究和翻译以后，国内很多
少儿刊物邀请我撰写“卷
首篇”。正是这一契机，让
我持续耕耘童诗创作。在
我的童诗作品中，印象比较
深的一首是《大雁飞来》：

“秋风/在我们抬头仰望的时
候，/铺开一片/湛蓝湛蓝的
纸。/大雁飞来/在上头/写
一首/长翅膀的诗。”这首诗被《儿童文学选刊》
作为卷首诗收载，让我感到很意外。当然，这也
是对我的一种莫大鼓舞。

汪 胜：读您的童诗，总能感受到成人诗歌
里找不到的童真。您对儿童现实生活中的童
趣，也有独特的观察和发现。请问您自己最满
意的作品是什么？

韦 苇：《点亮心灯——儿童文学精典伴
读》这本书是我最满意的作品选集，已经在复旦
大学出版社重印了十多次。这是一本小学教师
和幼儿园教师、少年儿童家长继续提升语文和
文学素养及水准的首选读本，也是一本可供人
们阅读一生的书。

汪 胜：童诗是诗类文学中最适合儿童记
诵的部分。一首好的童诗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
深刻而久远的，由此，也引申出童诗与诗教之间
的关系这个当下普遍关注的话题。您能否谈谈
儿童诗教育的必要性，或者说进行童诗教学的
意义在哪里？

韦 苇：教孩子读文学作品，其本质性的任
务是带领孩子进行文学审美活动。那么，读童
诗的根本任务就是：教孩子对童诗的独特性进
行审美感知和理解。

童诗的短小、易于上口等特点，让孩子学会
和习惯于诗意地表达，把握住诗文体简洁、凝
练、灵动、别致的语言修辞方式，是童诗需要独
立进行教学的理由。诗有非训示教育却包含大
教育的内涵，譬如比利时诗人卡莱姆的《善良》
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首诗也是我翻译并引入中
国的。诗作仅有两个诗段：

要是苹果只有一个，
它准装不满大家的提篮。
要是苹果树只有一棵，
挂苹果的树杈准覆不满整个果园。

然而一个人，要是他把
心灵的善良分撒给大家，
那就到处都会有明丽的光，
就像甜甜的果儿挂满了果园。
诗表达的意、味、情、境、思，显然比其他文

种要集中得多、浓烈得多，意象冲击力有时比一
般的形象冲击力要强大得多，一下子就能感染
和打动孩子的心灵，能直接作用于孩子的灵魂，
让孩子在瞬间悟到诗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把“善
良苹果”拿出来同大家分享，让大家像感受明丽
的阳光那样，感受你的善良给大家带来的暖意
和甜润。这种感受获得方式的集中和强烈，是
童诗教育不同于其他文学教育的地方。有的小
学会对童诗鉴赏单独进行教学培训，其特殊意
义也就在于此。

汪 胜：您一辈子从事世界儿童文学史研
究，您觉得自己在这一领域做过的最有意义的
事情是什么？

韦 苇：主编出版《世界经典童话全集》（20
卷）是我认为自己在世界儿童文学领域做过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站在 20世纪与 21世纪之

交，我觉得我们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应该做一
件事情，即对20世纪的成就有总结意义、对21
世纪的发展有文献意义的大事。因此，我想把
童话这一人类文学史上最古老的、世界上读者
最多的文体的成就作总体展示，也是为我们的
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全集”的出版，可以
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儿童比较完整地拥有了
世界诸大洲许多个世纪创造的童话中最精粹
的部分。

童话具有假定性、幻想性和诗性等特征。
这决定了它能够突破所有现实条件，包括时
间、空间甚至生死的限制，创造出种种现实儿
童希冀的理想世界。童话对于才智和创造力
的需要，比任何一个文种都要多。很难有第二
个文学宝库比童话宝库更灵光闪烁，异彩纷
呈。人类把富蕴真善美的文学给了儿童，实际
上就是把精神世界中最灿烂的精华部分给予
了儿童，以此表达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让我们用世界上最优秀的童话，给孩子的
心灵播撒善良、勤劳、正直、无私、真诚、坚毅、
勇敢等优良品性的种子，给他们的生活以可遵
循的准则与规范。让我们把精神财富中价值最
高的部分交付于新的一代，使他们的生命获得
人性的完善，也更有助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
发展。

儿童文学创作一定要写得有趣
一点、好玩一点

汪 胜：您一直强调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
教育意义。记得您曾在 90 岁寿诞庆典大会上
借用任溶溶先生的话，说要“把儿童文学写得有
趣一些、好玩一些”，呼吁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
去践行任溶溶先生的文学主张，创作出更多富
有情趣的优秀作品。您眼中的优秀儿童文学作
品是什么样的？

韦 苇：我一直坚持，优秀的儿童文学，一
定是趣味性与教育性共生的，既要好玩好看，又
要有意蕴、有温度。这也是我特别推崇任溶溶
先生、呼吁后辈作家学习传承的原因。卓越的
儿童文学作品都是根植于“趣味”土壤里的“常
青树”。

在国外，可冠之以“卓越”的儿童文学作品
很多，至少有一百几十位作家为世界儿童栽培
了这样的“常青树”。有了这些作家和作品，儿
童文学才成为一门有足够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学
问，儿童文学研究才有了前提。我们谈论儿童
文学发展，首先也是以这一大批作家和作品的
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步虽然
晚于欧洲一个世纪，但无疑也栽培了一批自己
的“常青树”，例如金波、任溶溶的诗，叶圣陶、严
文井、包蕾的童话，张天翼、陈伯吹的小说，等

等。中国儿童文学“常青树”的欣欣向荣、葳蕤
纷披，是我们共同愿望的体现。

其实，儿童文学从来不是只写给孩子的。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安徒生就自述道：“我的
童话不只是写给小孩子们看的，也是写给老头
子和中年人看的。小孩子们更多地从童话故
事情节本身体味到乐趣，成年人则可以品尝其
中的意蕴。”孩子和成人，存在着感受水准、思
维深度、审美要求、把握方式的差异。在孩子
那里，只要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满足他们的好
奇心，有他们喜欢的情节和语言，有他们可以
理解和把握的意味，也就可以了；但在成年人
那里，光具备这些显然是不能满足的。譬如少
年儿童很喜欢的《国王的新衣》，成人会同他所
耳闻目睹的瞒哄、欺骗、奉承等种种丑恶的虚伪
现象联系起来，理解作品用喜剧、谐剧艺术的方
式揭露现实，从而进一步将作品价值推入哲理。

因此，凡能吸引包括儿童在内的各年龄层次
读者的心的内容和艺术，不管它是否为儿童而
写，都是优秀的儿童读物。譬如，都德的《最后一
课》、契诃夫的《万卡》、辛格的《山羊兹拉特》、管桦
的《雨来没有死》、冰心的《小桔灯》、刘真的《长长
的流水》、郭风的《叶笛》等，它们岂是专为儿童而
作？然而它们却被儿童文学史所珍重。

所以我始终强调，儿童文学创作一定要写
得有趣一点、好玩一点，传承前辈作家的创作初
心，才能创作出更多经得起时间检验、滋养一代
又一代孩子的优秀作品。它们不但传得开，而
且留得下，成为世界精神文明的共同财富。

汪 胜：您虽已耄耋之年，依然密切关注中
外儿童文学的新发展，您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
也长久地受到了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喜爱。请
问，您对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什么
期待和憧憬？

韦 苇：越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题
旨就越是开放的、多层次的，越可以让读者多角
度、多层面地去把握它们，因而越能发展儿童的
想象力。这种儿童文学作品常常是游戏的、娱
乐的、幽默的、喜剧的。在中国，过去很长时间，
社会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很难从认知教育的
目的荡开。因此，也很难把游戏的、娱乐的、幽
默的、喜剧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首位的、优先的
选择对象。现在，这种情况多少发生了变化，社
会也终将以这样的一些标准来选择儿童适读的
文学作品：健康明朗、想象方式符合儿童的思维
方式，形式新颖、别致，行文简洁、活泼，趣味幽
默、生动，能吸引儿童的注意。

我始终相信，一个民族对儿童文学的自觉，
是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测试仪之一。拥有这种
自觉的民族，愿意把最充沛的才智与灵气倾注
于儿童文学，产出更多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作
品。我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把精神世界中最灿烂的精华部分给予儿童把精神世界中最灿烂的精华部分给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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